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岚皋县孟石岭镇易坪村为清代宫庭画家
甘棠的故里， 村里有一棵十几人合抱的银杏
古树。 古树不远处，有一个藏在深山人未识的
溶洞，洞里还有地下河，当地人叫它箫洞。

深秋时节， 我和当地三位朋友结伴走进
了箫洞。 进洞前，我们备齐了矿灯、绳索、干
粮、药品、相机等一应用品。

洞口隐藏在一方几丈高的陡崖下， 崖边
生着茂盛的草木，若无知情人带路，常人是难
以走近洞口的。

看着极其隐蔽的洞口，同行人介绍道：四
十多年前大集体时， 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不
太严格，有年冬季下大雪天，村里几人上山打
猎为乐，便到了洞口。 我问道：那咋叫箫洞呢？
同行人答： 那河水汩汩地淌， 发着轻柔的声
音，像吹着的箫声，村人便叫它箫洞了。

洞口不大，直径一米大小，我们低着头，
弓着腰，踩着凸突不平的岩石，小小翼翼地走
进洞口。 弓腰蹑足走进约两三米后，洞窟向右
边拐去，再行五、六米，扑面来缕缕凉风，洞窟
陡地变黑变大，头顶无了压迫，人便可以昂头
挺腰直立行走了。

洞窟五、六间屋大小。 我们用矿灯四处照
射，见洞中白莹莹一片，晶莹剔透，石形奇特，
细瞅，洞中石质已为钟乳石了。 窟顶垂凸着几
处石乳，石头上似乎有水珠滴落。 静寂的洞窟
里，断续着低缓的水滴声，清晰而又生动。

矿灯光影里， 洞窟深处竖着一处人形大
小的笋石，金光烁烁，星点闪闪，直面着洞口
入处，似乎千万年守护着箫洞的秘密。 我们慢
慢走近，矿灯下看清了，这是一个大半人高柱
形的钟乳石，柱面上生着零碎的金质矿石，顶
圆身阔，石面白皙，像位腰身壮实、鬓发星星
的守洞老汉。

我们往洞窟深处寻路。 钟乳石“矮老汉”
身侧数米处隐着一个两人并排行走的通道，
蹑手蹑脚走了四、五米后，通道尽头竖起一个
两人高的石笋。 侧身勉强挤过石笋，石笋背后
通道陡然下坠， 滑滑溜溜落下去一个垂直约
二十米的斜坡大吊洞， 洞壁洞底上全是银光
灿灿的钟乳石，凉飕飕的、湿漉漉的。 小郭先
用长绳一头拴在笋石上，一头拴住自己身体，
缓缓降了下去， 双脚踏实后高声招呼我们依
次降了下去。

坡底聚齐后， 我们留下拴在坡顶笋石上
的绳子留待我们回程时用， 稍稍休息后便顺
着找到的小洞往前行走。 小洞呈下坡路状，拐
拐弯弯，时阔时窄，有如《西游记》中盘丝洞之
境况。

曲曲折折，前后照应中，我们大约走了几
十米后，耳畔传来了丝丝缕缕的泉水瀑布声。
寻声而行，水声渐行渐近，曲径通幽般地呈现
出了一个高约两丈宽约四、五丈的洞窟大厅。
矿灯光下，大厅四周如幔布般展开，杂列着石
幔、石旗、石屏、石花，形态万千，相接相缀，如
卉如花，如锦如画，令人目瞪口呆。 寻声走近，
大厅的左上方流泻下一条一米宽的地下河
水，跌宕起伏地泻入一个饭桌大小的深潭。 水
潭深不见底，水花迥然激荡却不外溢，汩汩地
旋转着，却不知流向了潭底的哪处暗河？

洞窟大厅中间垂吊着一个宽阔的钟乳
石，晶亮亮着，像偌大个簸箕，又似牛马的肝
肺状貌，石的下端，间隔好长时间地坠下一粒
水珠，矿灯下，曳着白色的光点。 望着窟顶的
钟乳石，同伴们说：“这石头怪怪的，像牛肝马
肺。 我们就叫它为‘牛肝马肺’石吧。 ”

洞窟大厅的洞底是温润的黄色石砂，踩
上去，软绵绵的，不知道有多厚，也不知从何

而来。 抓起一把细细摩挲，细砂硬朗，多着一
份石砂的粗粝，浅着一抹泥沙的柔腻。

大厅底层左右两角尽头各有一个一米直
径左右的洞窟，窟底铺展着黄砂，不知伸展进
何处，也许若干年前曾是地下河水的去处。

灵动的河水吸引了我们探秘的脚步，我
们一行缘水攀爬上瀑布的上方， 逆着暗河水
旁的岩石摸索而行。 河道凹凸不平， 曲折窄
狭，阔处两、三人并行，仄处仅一人爬行。 河壁
缀结了形态各异的钟乳石， 矿灯光照在上面
烨烨生辉，如阳光般明黄，似月光般皎洁。 水
流或急或缓，跳跃款步无形；路径或左或右，
挽水相缠相系。 我们缘河岸前行，忽左忽右跨
水觅路，窄处又不得不在水中踱步。 河水清澈
澄明，泛起缕缕凉意。 水声似笙似埙，有弹有
拨，有着冬雪低喁声，有着春花绽放音。

缘水爬行约两、三个小时后，河水弯在了
一个两间屋大小的水潭里。 水潭上方的急流
自崖壁一罅隙里跌出， 人是无法爬进的。 再
觅，无了向前的路径。

洞窟里没有信号，手机只闪烁着时间。 我
们在水潭旁休息，吃着携带的干粮，喝着随身
的饮料，补充着体能，交谈着探秘的欣喜。 我
在想，箫洞如能敞开秘境，亮相世人，岚皋的
旅游将会又是一番怎样的热闹呀！

伫身大山深处的水潭旁，凉意愈加浓厚。
单薄的秋装似乎抵挡不住衣襟外袭身的寒
意，我们未敢做长久滞留，起身原路返回了。

出洞时，已是晚上八、九点。 天上爬上了
绢白的月亮，满天的星星闪烁着光芒。 草木的
清香润入鼻息，我们重回到了人间。

从洞中，我捡回了一方好看的石头，它端
坐在岚河边居所的书桌上。 钟乳石质的，透着
银白的光，温润着时光的包浆。

“要是有些事我没有说，地坛，你别以为
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只是有些事只适合
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但又不能忘。 它们不
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
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
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
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 ”著名作家史铁生先
生在《我与地坛》中这样写道。 我想，这应该是
对遗憾最好的诠释吧。

过去几年，我一直在想，我们或长或短的
人生怎么会充斥这么多的遗憾， 直到我看了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便对遗憾两个字豁然
开朗了。 人生的残缺是需要遗憾去完整的，人
生不过是一场阅历，越长大，遗憾便越多，需
要放在心上的事就会越多。 可能是再也无法
说出的那一句“一路走好”，也可能是我们唱
的是《后来》却无法抑制地想起过去的他，抑
或者是再也无法兑现的承诺……人生大概就
是这样，我们一路向前，一边失去，一边成长，
与遗憾相伴，时光会带走我们的过去，也会带
走过去的我们。

1991 年，史铁生的长篇哲思抒情散文《我
与地坛》，一经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
注。至今，文学史上仍然把这篇散文定义成 20
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散文之一。 我很早就知道
了《我与地坛》这部书，直到我最近读完，它也
完全颠覆了之前对这部书的认知。 它是轻盈
的、昂扬的、透彻的、辽阔的、无畏的。 史铁生
说，我 21 岁那一年，双腿彻底背叛了我。 在那
之后，宁静的生活被暴躁、孤僻填满，他无话
可说，无处可去，终于邂逅了和他同样沉寂的
地坛。 史铁生在书中回忆，这古园已经站在那
里 400 年了，仿佛一直在等待我，它一面斑驳
琉璃，褪去了朱红，一面等待我出生，等待我

活到最狂妄的年纪，然后废了双腿，我们终于
相遇。 史铁生在地坛一待就是 15 年，他每天
都在思考人生。 地坛 15 年的花开花落、风起
花飞、云生日落，和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们，他
们仿佛在和史铁生一起共生、一起思考、一起
迷茫。 疾病的这些年，史铁生从不理解到想放
弃，再到残疾的双腿长出了倔强和刚毅，直到
最后， 他终于找到了和这个世界最柔软同时
也是最坚韧的相处方式。

《我与地坛》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书，如果
读懂了史铁生的遗憾， 便会对人生无比的坦
然、无畏和欢喜。 史铁生在书中写道，“当牵牛
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
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
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惨照之际， 正是他在
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
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
杖。 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
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
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 ”这是无论我读多少
遍都会热泪盈眶的句子， 它让我清晰地看到
了遗憾和希望的交织与重叠，它们生生不息，
演绎着彼此，完整着彼此，遗憾不就是生命中
一场蓄谋已久的叛变吗？ 可它最终的归宿是
希望带来的蜕变。 是的， 遗憾和希望是共生
的。 遗憾才是人生常态， 它是落在生命里的
光，也许未来的某一条路，是需要用曾经的遗
憾才能铺满的。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诉说苦难，字里
行间也充满了对母亲的思念和母亲离开人世
后知后觉的遗憾， 这份遗憾丰盈完整了作者
的人生， 更生动地诠释了生命之舞可将苦难
淬成永恒。 史铁生固然是一个生命的奇迹，在
漫长的轮椅生涯里至强至尊， 其想象力和思

辨力一再刷新当代精神的高度， 一种千万人
心痛的温暖，让人们在瞬息中触摸永恒，在微
粒中进入广远， 在艰难和痛苦中却打心眼里
宽厚地微笑。 他书中记录，刚到地坛遇到一对
兄妹，他们在地坛玩了一些日子，之后再也没
遇到他们，多年后的一个上午，史铁生才发现
那个女孩原来是个智障者的孩子， 他便在书
中写道，“要是上帝把漂亮和智障者这两样东
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 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
是对的。 ”我想，这是作者在震撼，这个世间的
事是不堪说的，命运是无法论公道的，大千世
界里， 总会有一些事、 一些人存在缺憾和遗
憾，但是正因为有了这些缺憾和遗憾，这个世
界才不会如一潭死水般毫无变换， 毫无色彩
可言。

《我与地坛》让我看到了人生和命运的不
容置疑，这本书是用时间和生命浇灌的，时间
站成了永恒，生命亦成了无始无终的轮回，一
切苦难和遗憾自有其意义， 一个对生活怀有
勇气和希望的人，虽然身体无法行走，但他的
灵魂一定走得很远很远……

“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
旭日。 ”这是史铁生笔下的遗憾和希望。 “苦尽
甘来终有时，一路向阳带花期”的上阕怎会不
是“饱尝人间醋与墨，历尽人世酸与苦”？ 时光
煮雨，岁月缝花，人生总与遗憾相生相伴，可
是，得失也相伴，事事且值得，你我不必着急，
我们终将走过遗憾。

老屋在不经意的回眸里 ，
在忽然而至的念想里，其实，老
屋一直就在汉江之畔的那个老
院子里。

年少时一直向往有一间属
于自己的小房子，一张小书桌，
一个上锁的抽屉，最好在楼上，
可以俯瞰远处的风景， 可以跟
闺蜜闩门说话……原以为这个
愿望能实现， 亲耳听父母说准
备盖新房，房庄基都挖好了，还
买了一大堆砂石料， 又亲耳听
他们说从长远考虑， 不打算盖
新房了。于是，一大家人蜗居在
老屋里。

老屋是传统的石墙、黑瓦、
木板楼结构。 当年父母带着我
们从外乡回到老家时， 我已上
中学，平时住校，只有假期在家
时，才感到拥挤。 床铺不多，姊
妹们必须合睡才可。 记得母亲
每次从县城回来都要买炕炕
馍，我们一人一个，弟弟两个，
他很得意， 总是伸长舌头把馍
舔一下， 说这样就没人有动这
馍的念头了。我们直骂他恶心，
或许是碍于房子逼仄、 无处藏
匿才有此下策吧。

我们回老家的时候实在不
多。但每年必须回去，必定相约
而行，随从者浩浩荡荡，长长的
一串，庞大的一堆，从槐树坎绵
延的石板路上走来， 绕过院东
头，迎面就是我们的老屋。

门前的场院被一些柴捆占
据，显得零乱，没有了我们在家
时的干净和开阔，衬得老屋越发陈旧和老态。 既
就这样，在打开堂屋门上的铁锁、木门咯吱一声响
时，跟着阳光跨过高高的门槛，扰醒深睡的时光和
尘埃时，心里哗啦一下，有东西落地了，踏实了，我
们回家了！

老屋关闭太久，老屋寂静太久，老屋多想听一
听我们的声音啊！ 于是，每个归家的日子，就让心
情和天气一样，欢快，明媚，敞亮。

轻轻走动，看厚厚的灰尘蒙蔽在家具物什上，
看我们不在家时，岁月悄然漫过的印迹。

墙角的大压面机，配有结实的架子，三十多年
了，从买回来就一直安放在这里，没挪动过。当初，
这是院子里的第一台压面机，真的记不清有多少
人家来用过它，还有邻村的人提着篮子、挑着一箩
筐的面粉远道而来。 来了压面的人，我家必须得
出一个劳力给和面，全程指导。 奇怪，那时我们竟
然没有丝毫的厌烦，搭上功夫，搭上烟茶，搭上饭，
甚至看太阳好，还帮忙给晒干，切成节，装篮子，送
人家离开。 父母那样乐意，我们那样快乐，心甘情
愿地忙了好些年。

柜子上的黑白电视机，也是院子里的第一台，
曾经像一个稀罕之物，荣耀无比地闯进来，使奔走
相告的人们，像过喜事一样欢悦。 七姑八姨纷纷
来到我家，参与到老妈安装天线的实操中，大声喊
行了，或者不行。 那场面不亚于生产队组织的放
电影，屋里屋外坐满观众，欢声笑语至深夜不散。
既就是大天白日里，也时常有人慢吞吞、黏酥酥地
磨蹭进屋，说：“把电视打开看一下吧？ ”那人语气
里有难为情之意，而我家任何成员都不拒绝，尤其
是小妹，像逮着机会一样，立刻给调频道，顺势坐
下陪着看起来。 只要有声响，很快就招引人来，热
闹也就来了。 而今，这台元老级别的小黑白，安然
于顺应，安然于寂静，漠然于我们的回家探望。

靠墙的小型电动脱粒机兼磨面机还在，这也
是院子里的第一台。 那年月，一个大队也只有一
台笨重的大型脱粒机，到了夏收时节，由男劳力用
木杠抬着轮流到各家给脱粒麦子。 庄院的住户相
对集中，抬起来容易些；而住在庄院之外的，那才
叫费力，上坡下坡时倾斜的样子，看得心惊胆战。
于是，老妈在得知有了这么个轻巧的机械之后，毫
不犹豫就买了回来。 该机器还兼有磨面功能，这
又多了一个给邻居帮忙的理由，嗒嗒啦啦的机器
轰鸣声有时会响到半夜，老妈乐于忙碌，而老爸在
这样的声响里照样安稳入睡。

木梯下有架三条腿支撑的补鞋机。 那时每到
过年，我们每人有份的那双新鞋，是老妈灯下熬夜

熬出来的。在发新鞋之前，都有在鞋底钉
胶皮这一环节， 就像给马钉掌。 想想也
是，光我们姐弟五个，一年得穿多少鞋，
老妈不想办法行吗？ 到了夏天，雨水多，
路泥泞，穿凉鞋特别费，鞋耳子容易断，
老妈就找来一截铁丝，把一端砸成扁平，
放火里烧红，压于断耳子下，随着一股胶
臭，裂处黏合，一双凉鞋又是好好的了。
后来，为了更方便修补，老妈花三十块钱
跟别人转让了这个补鞋机。 据说这次交
易吃亏了，因为小机器有故障，那人不地
道，隐瞒了实情，所以在我家几乎没发挥
什么作用，一直闲置。

踱至一花布罩着的案前， 看到下面
的脚踏，我惊呼：“缝纫机怎么还没搬？ ”
爸爸说这架缝纫机比我的年龄都大。 上
世纪 70 年代初， 父母亲每月工资 34.5，
他们形容是“咪发嗦”，参照当时的经济
条件和生活负担 ， 他们下决心买这架
160 元的“标准牌”缝纫机，真是一项巨
大投资， 也足以可见添置这个物件的必
要性。 记忆里， 很多个夜晚或者雨雪天
气，母亲坐在缝纫机前，沉浸在缝补中，
那一刻的她， 面前只有一件接一件需要
缝补的衣物，完全没有时间概念。我们常
常在起夜时还听到缝纫机嗡嗡嗡、 嗡嗡
嗡转个不停，听着听着又酣睡起来，根本
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睡的。

厨房是一间依附于正房的偏厦。 在
这里，我看过母亲磨魔芋，做豆腐，炸丸
子、炸麻花，做糯米香肠，做腌菜……杀
年猪后，母亲就把大块骨头煮了，我们一
直爬在锅台边， 等她撕扯下瘦肉塞到嘴
里，才欢快地跑开。 腊月二十九，她发酵
一大盆面， 动员我们都加入做花馍的行
列，她做着各种花鸟虫兽，我们跟着极力

模仿； 她特别喜欢蒸那种里面黑、 外层白的层层
馍，说好吃很。 老爸呢，早已坐在灶前，有序地朝两
个灶洞里添柴，明明灭灭地亮光跳跃着印在脸上。
对于老爸添火的技术，老妈甚是满意，很少有浪费
柴的现象发生。 老妈在案板和锅台间迎来转去，絮
叨着即景的、家常的事情。 两口相连的大锅，已架
上蒸笼，热气缭绕，蒸汽弥漫，炒菜的滋滋拉拉声
此起彼伏，我们等着大喊开饭的号令。

那个大大的陶瓷水缸还在。 彼时，我经常和小
妹去抬水，一根扁担，中间系着铁钩，挂着满满的
一桶清水，为了不让水溢出来，小妹去折来一片桐
叶放在桶里，我走在后面，为了让她轻松些，总是
把水桶朝自己怀里拽。 晃晃悠悠，一桶又一桶，直
到把水缸装满为止，能帮父母做事情了，我们觉得
自己像男孩子一样有用了，自豪、开心、踏实。

院坝下的莲藕池，也是母亲修出来的。 不再记
得是否吃过莲菜，而夕阳西下，半池清水，几片荷
叶，几茎荷花，却是记忆里极美的小景。 站在池边，
原先觉得面积很大的一个池子，如今像旱地一样，
荒芜，干裂，小小的一块儿。

紧邻的菜园子，当年也一直是花繁果密的。 黄
瓜架有好几荡，等开花结果后，每天都会有好几双
眼睛在里面逡巡，找得认真，是因为有人常常把自
己瞅好的某条嫩瓜用叶子遮蔽、包卷起来，待来日
稍大些再享用。 谁知有更为锐利的眼睛，会展开更
为细致的搜查， 然后还要满脸得意地举着搜来的
胜利品，故意举到某人面前，咔嚓咔嚓大吃大嚼，
用溢光流彩的目光告诉对方：谢谢你，替我保护了
它！

不远处就是我家的磨坊。 那年月，推磨是一项
经常运动，我们姐妹虽不是主要劳力，但大人劳作
的时候必会唤着。 抱着磨杠忽快忽慢一圈又一圈
地转着，无字歌悠然响起，看碾碎的粮食窸窸窣窣
下落，涌堆在磨盘上，奶奶坐在大篾篮旁边，用筛
子过滤面粉和麸皮。 她也会颠着小脚抱起磨杠转
几圈儿，说些甜蜜暖心、引人馋涎的话，比如等会
儿就给烙油馍、鸡蛋饼，这样就很快使我们又从她
怀里接过磨杠，继续转圈。 她使唤小妹到邻家去借
苞谷面箩，小妹端来的却是一瓢苞谷面面儿，笑得
大家东倒西歪。 磨坊真是一个热闹的地方啊！ 但
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个能使人步履匆匆一整天
的地方，从少有人来，到最后被荒草架住，算是完
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旁边置放簸篮、筛子、磨杠等
用具的简易房早已垮掉，仅有一尊孤独的石磨，守
望着老屋，守望着静好岁月。 曾经的辛劳、坚韧、快
乐和温暖，留在了岁月深处。

以时间为轴线，一切从那年说起……
大学刚毕业，像大多数新时代“骄子”一

样，豪情壮志，立誓闯荡“江湖”，追寻心中的
诗和远方。 经过社会课堂的锤炼，最终接受父
母教诲，开始艰辛的备考之路。

那年年末，一边居家复习，一边通过网络
时刻关注疫情最新消息， 看到楼下拉的警戒
线，“天使白”“橄榄绿”“守护蓝”“志愿红”忙
忙碌碌，既为他们担忧，更为他们感动，心中
暗暗为他们不断加油。 “必须牢记人民利益高
于一切”，我亲身经历和看见，各条战线的抗
疫勇士生死较量不畏惧、千难万险不退缩，共
同铸就了伟大的抗疫精神， 书写下荡气回肠
的壮丽篇章。 县里招募志愿者，我勇敢地穿上
红马甲。 当我拿起扩音喇叭，提醒居民做核酸
时，仿佛一切都经历一样，不同的是，以前我
是被别人保护的，现在的我，肩上扛起了爱心
志愿者的责任，我们一起保护大家。

2020 年 4 月 21 日下午，有幸登上平利县
蒋家坪茶山。 看着翠波如海的茶园，我的心顿
时剧烈跳动起来， 村支书罗显平、 村民陈敬
翠， 还有大学生周芳……他们个个都还沉淀
在幸福与激动中。

当年年底如愿以偿， 终于考入生态环境
部门，成为一名环保卫士，成为环保战线的生
力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不负青
山，青山定不负人。 ”谆谆嘱托、殷殷期许，成
为我们工作的永远动力， 我们坚定不移走生
态优先、绿色升级之路，当好生态文明建设的
排头兵，让天更蓝、水更清、地更净成为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成为最大的发展优势。 “净土
之上，城乡如画，处处皆景。 山明水秀，沃野千
里，绿荫蒙蒙，朱实离离，既有江南水乡的意
境，又有梦里老家的乡愁，构筑了令人流连的
风景线，展示了美丽乡村的生活美。 ”看得见
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何尝
不是我追寻的远方呢？

很自豪参加了平利县中青年干部培训
班。 通过课堂学习、现场教学、交流见习，我开
阔了视野，看到了自身的诸多不足，更清楚地
明确了奋斗目标，坚定了前行的方向。 当我们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展墙上看到蒋家坪茶山
的照片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和自豪，这张珍
贵的照片拍摄于我的家乡———全国最美乡村
平利，这是我们共同生活和建设的地方，同学
们争先表态，一定立足岗位，更加努力，续写

新的发展成绩。
时光如梭，岁月如歌，如今，我又成为县

委机关一名新兵。 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的魅力
与律动，每一段旅程都有它的精彩和希冀。 春
天，绿草如茵，花开芬芳；夏天，热浪滚滚，清
凉宜人；秋天，红叶点缀，美景如画；冬天，白
雪皑皑，景色迷人。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
们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每个人都
不容易。 ”“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 ”“明
天的中国，力量源于团结。 ”“明天的中国，希
望寄予青年。 ”此时此刻，《心会跟爱一起走》
这首经典歌曲最能代表我的心：“从来没有人
如此，贴近我的心，总有许多许多话，想说给
你听……”

青春就是用来奋斗的， 奋斗是青春最亮
丽的底色。 新时代青年的“肯奋斗”绝不是对
个人功名利禄的盲目追求， 而是在国之大计
中，心怀“国之大者”，用实际行动践行“请党
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唱响更为嘹亮
激越的青春之歌， 在加快建设汉江生态经济
带重要节点城市的进程中， 书写崇德向上幸
福安康更为绚丽夺目的青春篇章。

人在 旅途

探 秘 岚 皋 箫 洞
□ 吴飘飘

心会跟爱一起走
□ 王梓悦

读书 时光

凉粉是一种美食。
我的家乡旬阳市棕溪，就有这种美食。
棕溪凉粉是有特色的，材料是就地取材的，通

常有红苕凉粉、豌豆凉粉、桦梨树橡子凉粉等。 其
质纯味美，不会人为掺入其它物质。

我的母亲做凉粉最棒。凡家里有喜庆之事，要
来贵客时。母亲就要忙活起来，做一些准备。于是，
就早早把豌豆泡上，天麻麻亮起床，母亲把泡胀的
豌豆放在石磨上磨，一次舀一小勺，放进磨眼，用
推柄推拉，石磨就呼噜噜转动，转两圈，再舀一勺
灌入，再呼噜噜转动，反复地用手推作，石磨下放
着一个大笸篮，推出来的液体乳汁般流在里面。之
后母亲用白布口袋进行过滤、沉淀。倒掉盆子里多
余的水，留下沉淀好了淀粉，再搅拌成稀糊状，倒
入烧开了水的锅里搅拌煮熟，舀出，盛入瓷盆里冷
却，凉粉就做成了。

若是红薯成熟了，将挖回来的红薯洗干净。然
后，用一张铁皮片子，用铁钉将上面穿成一排排整
齐有序的小孔，于是，就会露出来了无数个齿牙，
将洗净的红薯在上面推磨弄碎流在盆子里。然后，
过滤、沉淀。 用做豌豆凉粉的方法制作成凉粉。 味
道比豌豆凉粉还好吃些。

做凉粉要把握好淀粉和水调剂的比例， 稀了
不行，稠了也不行。 另外火候也要掌握好，粉汤入
锅后，要不停地搅拌而且速度要快不能慢、要来回
反搅拌和顺搅拌，煮至色泽浅白透亮时舀出、这样
既脆又柔韧。

吃凉粉多以凉拌为主，先将切成条或切成片，
配以辣椒、蒜泥、醋、香油等佐料，也可根据自己的
口味选择调料。 当然，也有烧汤吃的，具体方法简

单，做一个酸菜汤，再把切成条或片状的凉粉倒入
酸菜汤里煮一下，放入适量食盐和其它调料，即可
食用。

在家乡的饭桌上，凉粉是少不了的家常菜，更
不用说了婚丧嫁娶， 餐桌上肯定少不了凉粉这道
独具风味的凉菜。 客人都争着朝放凉粉方向那边
坐， 甚至， 有直接起身将凉粉分一半给自己这一
边，不论男女老幼，一旦进入角色，便有互不相让。
一桌子的佳肴，却不如上一盘凉粉的诱惑力。家乡
人过事，总是要备足凉粉，一盘凉粉上桌，那进度
是不言而喻了，主人随时要做好添盘的准备，稍有
迟缓，盘子一空，吃完了，客人会不客气说，再来一
盘凉粉。 客人们对凉粉的偏爱，是成了习惯。 有的
客人在桌子吃的不过瘾， 直接到小厨房拿起碗打
着吃。 凉粉好吃，也难夹到嘴，有时候三下还夹不
起来，往往会从筷子上滑落掉，一是有技巧的，二
是还是要有工具，比如用勺子吃就不那么狼狈了。
有一次顺子在桌子上夹了一筷子凉粉快要到嘴边
时掉了，顺子说，走门上了咋不到屋。 身旁一位客
人开玩笑说，怕狗咬呗！ 逗得在场人大笑，气氛一
下热闹起来。

棕溪山大沟深，山清水秀，气候温和，物产丰
富。 制作凉粉的材料广，除了有豌豆、红薯、橡子
外。还可以把魔芋、神仙叶、桑叶制作成凉粉，也有
称之为魔芋豆腐，或者是神仙叶豆腐。再根据食者
的口味进行调剂，如果想观感效果好些，便可以调
制色泽，比如白色黑色绿色红色等。这样就可以搞
一个棕溪凉粉盛宴，让客人吃好，吃够，过足棕溪
凉粉的瘾。

棕 溪 凉 粉 宴
□ 柯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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